
  

 

 

 

 

 

 

 

俄藏黑水城文献之汉文佛经《般若 

波罗蜜多经》叙录 
 

汤  君 
 

摘  要:论文对《俄藏黑水城文献》中收录的在西夏流传的大体三十九种汉文

佛经文献《般若波罗蜜多经》进行叙录。叙录建立在孟列夫叙录的基础上，对其中

的不当、差异、遗失情况随文补充。 

关键词:黑水城文献  般若波罗蜜多经  叙录 

 
本文依据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出版之《俄藏黑水城文献》中的汉文佛经文献，对西夏流

传的大体三十九种《般若波罗蜜多经》进行叙录。本叙录建立在孟列夫叙录的基础上，但亦

尽可能地对孟列夫叙录中的不当、差异、遗失情况随文补充，以期给读者提供尽可能全面的

西夏般若经典的流传情况。笔者才疏学浅，谬误之处，敬请方家教示为谢！ 

俄TK149《金刚般若经钞第五》
1
：残卷。首自“众生或又解云菩提涅槃而为两头八圣

道支名之为”至尾；次另行顶格书题“金刚般若经钞第五”；次另行下沉一格小字书题记：

“雕印功德，广大如灵空，究竟如法界。  皇庭宴肃，率土丰登，勾当者实相通神，助缘者

弥灵积福，飞行水路，带角披毛，俱沐良因，齐等觉案。  时大中祥符九年四月八日雕毕”；

次另行顶格书题“朝散大夫行尚书驾部员外郎知丹州军州兼管内劝农事轻车都尉借紫梁口施

一卷”。正文见《大正藏》卷八第750~752页。每纸28行，行21字，端妍楷体，上下单边。版

心有“抄第五”、“抄五”、“钞第五”、“钞五”字样，显系经名及卷数。其下有自“四”至“四

十二”的数字，为页码数。孟列夫《黑城出土汉文遗书叙录》(以下简称叙录)依据原卷描述

可补充者如次：木刻本，卷子装，2019×34.5厘米。纸幅52×34.5厘米。最后一纸30.5×34.5

厘米，12行。共1104行。由两位刻工雕成。各纸左端有施主的名字，如“白水县王[式通]

□[施及二片]”(第四—5纸)，“比丘悟缘并王仁福”(第6纸)，“比丘悟缘一片”(第7纸)，“白

水党行者一片”(第8纸)，“[伏龙村曹永]□施一片”(第14纸)，“蒲石村杨言施一片”(第26

纸)，“车度女弟子等”(第31纸)，“[俗]弟子□ ……”(第32纸)，“[蒲城贤]……施一片”(第

33纸)，“蒲城县前行上祚施一片”(第35纸)，“[伏龙村女弟子曹氏一片]”(第36纸) (按，诸

施主的名字，今于上海古籍影印本处已经不见，待查)。纸色浅黄灰，稍涩，厚0.06—0.07

毫米，帘纹几乎显现不出来，每厘米7道。写刻体。有朱砂标记：“疏”字前面是小圆圈。间

                                                              
    1 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上海古籍出版社编《俄藏黑

水城文献》（第三册），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6 年，第 254~27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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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有小字双行夹注。第四纸开头有一方形红印，2×3厘米，楷书印文：“？宗/记耳”。
2 

按，据题记知其为北宋真宗大中祥符九年(1016)四月八日，由地方官梁某刻行的。可为

宋初西夏人着意搜求汉文典籍之一证，亦是《金刚般若波罗蜜经》的汉文文献从北宋传入西

夏的一证。《金刚般若经》，全称《能断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又称《金刚般若波罗蜜经》，简

称《金刚经》。最早由鸠摩罗什于后秦弘始四年(402)译出，1卷。以后相继出现5种译本：北

魏菩提流支译《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南朝陈真谛译《金刚般若波罗蜜经》、隋达摩笈多译《金

刚能断般若波罗蜜经》、唐玄奘译《能断金刚般若波罗蜜多经》(即《大般若经》的第九会)、

唐义净译《佛说能断金刚般若波罗蜜多经》。鸠摩罗什译者最为著名。经卷偈文：“一切有为

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被称为一经之精髓。本卷经名，以前未被著

录过。“梁□”之后一字，乃手写的行草体，似“风”或“夙”字，法国的伯希和认为是“夙”

字，国内学者一般采用此说。然孟列夫《黑城出土汉文遗书叙录》称很可能是“胤”字。
3
其

题记之第一个“灵”字，孟列夫错认，或译者错译为“虚”字；第二个“灵”，孟列夫错认，

或译者错译为“卢”字。丹州，今陕西宜川县。 

俄TK158《夹颂心经一卷》
4
：残。首自“六年求大道，行深不离身”至尾，经文见《大

正藏》卷8第848页；次另行顶格书题“夹颂心经一卷”；次另行顶格书题记，文云：“盖闻般

若多心经者，寔谓醒昏衢，□ 高炬，济苦海之迅航，拯物导迷，莫斯为最。文政 覩兹法要，

遂启诚心，意引无渴之言，用报父母罔极之德。今则特舍净赗，恳尔良工，彫刻板成，布施

含识。欲使佛种不断，善业长流，荐资考妣，离苦得乐，常生胜处，常悟果因。愿随弥勒，

以当来愿，值龙华而相见。然后福霑沙界，利及□□。省识之俦，皆蒙比益”；次另行顶格

书“天□□盛国庆五年岁次癸丑八月壬申朔  陆文政施”。页5行，正文行13字左右，宋体，

书法一般。上下单边。孟列夫《叙录》依据原卷描述可补充者如次：木刻本，经折装。折面

8×17.5厘米，文面8×13.5厘米。刻印粗糙，写刻体。纸色灰，微淡黄，涩滞，厚0.12×0.13

毫米，每厘米七道竖帘纹。各纸的后页边有页码，每纸(最后一纸除外)有6折面。
5
据题记，

知本卷的主人应该是西夏的汉族人陆文政，其施印此经的目的在于为亡父母祈福，往生乐土。

其施印此经的时间是西夏惠宗天赐礼盛国庆五年(1073)的八月壬申朔。这是目前较早的一份

经卷。孟列夫称“根据年号合公历1075年。但根据干支是1073年9月15日。”
6
此说误。今查，

原卷年号和干支无误。 

俄TK159《夹颂心经一卷》
7
：残，版本全同俄TK158卷。首单行下沉两格书题“夹颂

心经”，次另行顶格书“若有人受持此经者先须至心命净口业真言”；次另行下沉两格书题“净

口业真言”，次另行顶格书正文；次另行下沉两格书题“安土地真言”，次另行顶格书正文；

次另行下沉两格书题“普供养真言”，次另行顶格书正文；次另行顶格书题“般若波罗蜜多

心经”，次另行下沉一格书“达磨大师三十七颂  颂曰”，次另行顶格书正文至“能除一切苦

真实不虚  颂曰”处止，经文见于《大正藏》卷8第848页。正文行13字，宋体，书法一般。

上下单边。据其存卷子内容、格式、字体、笔迹等，全同俄TK158卷。孟列夫《叙录》依据

原卷描述可补充者如次：木刻本，经折装。折面8×18.5厘米，文面8×13.5厘米。此刊本十

分破旧，损坏严重。折缝背面多处糊有小纸条(当时的裱褙)。8
亦是陆文政西夏惠宗天赐礼盛

                                                              
    2 孟列夫著，王克孝译《黑城出土汉文遗书叙录》，宁夏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第 174 页。 
    3 孟列夫著，王克孝译《黑城出土汉文遗书叙录》，第 175 页。 
    4 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上海古籍出版社编《俄藏黑

水城文献》（第四册），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7 年，第 1~7 页。 
    5 孟列夫著，王克孝译《黑城出土汉文遗书叙录》，第 150 页。 
    6 同上，第 151 页。 
    7 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上海古籍出版社编《俄藏黑

水城文献》（第六册），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0 年，第 8~14 页。 
    8 孟列夫著，王克孝译《黑城出土汉文遗书叙录》，第 151 页。 



国庆五年(1073)的八月壬申朔所施印者。 

按，以上两种，为西夏惠宗天赐礼盛国庆五年(1073)八月，由西夏汉人陆文政施舍者。

所谓《心经》，全称《摩诃般若波罗蜜多心经》，略称《般若心经》、《心经》，玄奘译。

传说是唐太宗时玄奘印度取经，路过四川成都，遇一疥癞老和尚，人不敢近，遂一心

侍奉。老和尚痊愈，口传一部经，即此部《心经》。玄奘译出，一字不易。老和尚即

观音菩萨。玄奘往印度，经八百里沙漠，上无飞鸟，下无走兽，中无人烟，惟多鬼怪，

念诸经不能降服，念《心经》则邪魔隐藏。心，指心脏，含有精要、心髓等意。本经

一共260字，系将内容庞大之般若经浓缩，成为表现般若皆空精神之简洁经典。全经

举出五蕴、三科、十二因缘、四谛等法以总述诸法皆空之理。“色即是空，空即是色”

一语，即是出自本经。“夹颂”指本经之后，夹杂了八句押韵的诗歌偈颂。此部“夹颂心

经”的经名仅见于本处，此前未被著录过。 

俄TK124《金刚般若波罗蜜多经》
9
：首残，存部分版画；次另行下沉三格书题“金刚

经启请”，次另行顶格书正文；次另行下沉三格书题“净口业真言”，次另行顶格书正文；次

另行下沉三格书题“安土地真言”，次另行顶格书正文；次另行下沉三格书题“普供养真言”，

次另行顶格书正文；次另行下沉三格书题“奉请八金刚”，次另行顶格书正文；次另行下沉

三格书题“奉请四菩萨”，次另行顶格书正文；次另行下沉三格书题“云何梵”，次另行顶格

书正文；次另行下沉三格书题“发愿文”；次另行顶格书题“金刚般若波罗蜜经”，次另行下

沉两格小字书“姚秦天竺三藏鸠摩罗什译”；次另行下沉三格正文题“法会因由分第一”，次

另行顶格书正文；次自《善现起请分第二》至《应化非真分第三十二》等皆如是；尾另行顶

格书题“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字样；次下沉三格书题“般若无尽藏真言”，次另行顶格书正

文；另行下沉三格书题“补阙真言”，次另行顶格书正文；次另行下沉三格书题“普廻向真

言”，次另行顶格书正文；次另行顶格书题“发愿文”，次另行顶格书正文，文云：“窃以有

作之修，终成幻妄；无为之修，契真如故。我世雄顿开迷網，为除四相，特阐三空，闢智慧

之门，拂执著之迹，情波永息，性水长澄，乘般若之慈舟，达涅槃之彼岸者，则斯经之意也。

然此经旨趣，极尽深玄，示住修降伏之仪，显常乐我净之理，人法俱遣，声色匪求。读诵受

持，福德无量；书写解说，果报难穷。诚出佛之宗源，乃度生之根本。予论道之暇，恒持此

经，每竭诚心，篤生实信。今者灾迍伏累，疾病缠绵，日月虽多，药石无效，故陈誓愿，镂

版印施。仗此胜因，冀资冥祐。倘或天年未尽，速愈沉痾；必若运数难逃，早生净土。又愿

邦家巩固，曆服延长，岁稔时丰，民安俗阜。尘刹蕴识，悉除有漏之因；沙界含灵，并证无

为之果。时天盛十九年五月  日太师上公总领军国重事秦晋国王  谨愿。”页7行，正文行15

字，共457行。宋体，上下双边。各纸的右端有页码数字。卷尾左栏外中部偏下方，有一椭

圆形黑墨印鉴，因模糊不识。据卷尾之发愿文，此版本乃为西夏仁宗天盛十九年(1167)五月

五日，由太师上公施舍雕刻。其主要目的是为己病祈福。上太师即西夏权相任得敬，此《发

愿文》似乎应该出自其手。孟列夫称：“刻印日期合公历1167年5月21日—6月19日。封号为

‘秦晋国王’的人未查明。”
10
按，敦煌文献和黑水城文献题记的特征，多有“某月  日”

的写法，此实当时人的习惯省写。若月日数字相同者，皆如此。故而本处的“五月  日”实

际为“五月五日”的省写。至于任得敬“秦晋国王”的称号，虽不被正史明确记载。但根据

其“太师上公总领军国重事”的称谓，知必是国相察哥死后，其总揽军政，试图分国时期的

事情。此版本较之仁宗乾祐二十年(1189)三月十五日罗皇后所刻印者，版画较为粗糙，然内

容繁复一些，多出《普供养真言》、《般若无尽藏真言》、《补阙真言》、《普廻向真言》等内容，

                                                              
    9 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上海古籍出版社编《俄藏黑

水城文献》（第三册），第 57~71 页。 
    10 孟列夫著，王克孝译《黑城出土汉文遗书叙录》第 93 页。 



且时间早于罗皇后本22年。孟列夫《叙录》依据原卷描述可补充者如次：木刻本，经折装。

共12纸，另有一纸版画。各纸均叠成9.5×20.5厘米的折面，不算版画共66折面。文面9.5×

15厘米，画面9.5×14.5厘米。左页边宽3.5厘米。椭圆形印鉴为九叠文字体，大1.5×2厘米。

刊本背面折缝处糊有汉文刊本和写本的小纸块。第5纸第6折面第一行被撕去，是补抄上的(当

时的修补)。11 

俄TK125《金刚般若波罗蜜多经》
12
：残片，版本全同俄TK124。首自“转轮圣王则是

如来须菩提(白佛言)”至《一合理相分第三十》之“如来说一合相则非一合相是名一合相须

菩提一合相者则是不(可说)”处，见于《大正藏》卷8第750页。孟列夫以亦以为是：“秦晋

国王1167年5月21日—6月19日版本。”
13 

按，姚秦鸠摩罗什于弘始四年(402)所译《金刚般若经》，全称《能断金刚般若波罗蜜经》，

又称《金刚般若波罗蜜经》，简称《金刚经》，是最早的金刚经译本，然题目中没有“多”字。

至唐玄奘所译之《能断金刚般若波罗蜜多经》和唐·义净所译之《佛说能断金刚般若波罗蜜

多经》，其题目中始有“多”字。此两卷佛经，虽标明了是姚秦鸠摩罗什的译本，但题目上

显然受了唐人的影响，故而增加了“多”字。经因佛说“一切诸佛，及诸佛阿耨多罗三藐三

菩提法，皆从此经出”，即“此般若法为诸佛之母，一切无上正等正觉法，亦从此经出生，

此经又为诸法之母”之意。以上两卷佛经，出自于西夏仁宗天盛十九年(1167)五月五日西夏

权相上太师任得敬之手。任得敬本为汉族人，后因把女儿送入宫廷且当上崇宗皇后而权倾一

时。任得敬送女入宫在西夏崇宗大德三年(1137)三月。次年(1171)年八月，任氏被立为皇后。

西夏仁宗乾祐元年(1170)四月，任氏以太后身份卒。任得敬则因野心败露，于八月被处死。

或云此发愿文中所谓“灾迍伏累，疾病缠绵”之语，乃任得敬欲图篡夺西夏政权的粉饰行径，

目的是试探金国的态度。因为此后，辽国派国医为之疗治，而他很快也就痊愈了。关于任得

敬所施刻的这个版本，孟列夫《叙录》里称另有俄TK143所藏的版画，是俄TK124卷的第2

面版画，待查；另有俄TK126卷，“木刻本，经折装，秦晋国王1167年5月21日—6曰19日版

本，经文，同《大正藏》卷8第750页上栏第6—22行。”今不见，待查；另有俄TK127卷，“木

刻本，经折装，秦晋国王1167年5月21日—6曰19日版本，正文前面的附录，第一纸第2折面，

标题是：《安土地真言》、《普供养真言》、《奉请八金刚》。”今不见，待查；另有俄TK115卷，

“木刻本，经折装，秦晋国王1167年5月21日—6曰19日版本。”
14
本文认为此版本并不同于

任得敬的版本，说见下文。 

俄TK128《佛说圣佛母般若波罗蜜多心经》
15
：首版画《一切如来般若佛母众会》，佛

母正面盛装丽服坐于中央莲座上，头部上方榜题“一切如来般若佛母众会”。周围三十七身

妇女像：最上八位着饰装戴高锥形帽，中间十九位着素装梳塔形发式，最下十位着素装留短

发。诸像有顶光，手结印契；次另行顶格书经咒两行，次另行顶格书“此云佛说圣佛母般若

波罗蜜多心经”；次另行下沉四格小字书“兰山觉行国师沙门  德慧奉  勑译”，次另行下沉

一格小字书“奉天显道耀武宣文神谋睿智制义去邪惇睦懿恭  皇帝  详定”；次顶格书“敬

礼般若佛母”，次另行顶格书正文至尾；次另行顶格书题“佛说圣佛母般若波罗蜜多心经”；

次另页顶格书题“持诵圣佛母般若多心经要门”，次另行下沉四格小字书“兰山觉行国师沙

门  德慧奉  敕传译”，次另行下沉一格小字书“奉天显道耀武宣文神谋睿智制义去邪惇睦

                                                              
    11 同上，第 92~93 页。 
    12 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上海古籍出版社编《俄藏黑

水城文献》（第三册），第 72 页。 
    13 孟列夫著，王克孝译《黑城出土汉文遗书叙录》，第 93 页。 
    14 以上均见孟列夫著，王克孝译《黑城出土汉文遗书叙录》，第 93 页。 
    15 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上海古籍出版社编《俄藏黑

水城文献》（第三册），第 73~77 页。 



懿恭  皇帝  详定”；次另行顶格书“敬礼般若佛母”，次另行顶格书正文至尾；次另行顶格

书题“持诵圣佛母般若多心经要门  竟”；次另页顶格书题“御制后序”，次另行顶格书正文，

文云：“粤以真空绝相，声色匪求；妙有不无，凡庸叵测。惟我正觉恢运，悲心有感，必通

无机，不应因言显不言之奥懋，阐真空示物名不物之玄。廓昭妙有，施舍万行，慧彻三空，

俾乘般若之舟，庻达波罗之岸。甚深之法，实在斯经，文简义丰，理幽辞显。括十二部之分

教，总六百卷之大经。色即是空，万浪风恬而真性寂尔；空即是色，千江月印而妙用昭然。

不执二边，不着中道，绝灭五蕴，涤除六尘。一切众生，仗兹而度苦厄；三世诸佛，依此而

证菩提。朕覩胜因，遂陈诚愿。寻命兰山觉行国师沙门德慧重将梵本再译，微言仍集，真空

观门，施食仪轨附于卷末，连为一轴，于神妣    皇太后周忌之辰，开版印造番汉共二万卷，

散施臣民。仍请觉行国师等烧结灭恶趣，中围坛仪，并拽六道，及讲演《金刚般若经》、《般

若心经》，作法华会、大乘忏悔，放神幡，救生命，施贫济苦等事，恳伸追荐之仪，用达劬

劳之德。仰凭觉荫，冀锡冥资，直往净方，得生佛土，永住不退，速证法身。又愿六庙祖宗，

恒游极乐；万年社稷，永享升平。一德大臣，百祥咸萃；更均馀祇，下逮含灵。天盛十九年

岁次丁亥五月初九日  奉天显道耀武宣文神谋睿智制义去邪惇睦懿恭  皇帝  谨施”。页8

行，正文行16字，共126行。宋体，上下单边。孟列夫《叙录》依据原卷描述可补充者如次：

木刻本，经折装，4纸，另有一纸版画，版画折成两面。第1—3纸各5折面，第4纸4折面。除

版画外整个刊本共19折面，折面11×22厘米，文面11×16.5厘米。右页边和各段后有页码。

纸色灰，光滑，每厘米七道帘纹，厚0.10—0.14毫米。版画栏面22×16厘米，双栏。
16 

按，《佛说圣佛母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宋施护（？―1017）译，施护本宋北印度迦湿

弥罗国人，是北印度乌填曩国帝释宫寺僧，太平兴国五年(980)随兄长天息灾一同携带

梵本来京，七年(982)七月参加天息灾、法天的译场工作，试译《圣佛母小字般若波罗

蜜多经》一卷，后又参译了巨量佛经的翻译，天禧元年(1017)灭寂。《佛说圣佛母般若波

罗蜜多心经》有序及流通，讲佛在王舍城鹫峰山入定，舍利子问菩萨摩诃萨说法，陈五蕴

自性皆空，亦即所谓即色是空，即空是色，一切法如是空相，无所生，无所灭，无垢

染，无清净，无增长，无损减的道理，佛出定赞之的故事。本卷则标明是西夏仁宗重新

敕定贺兰山沙门觉行国师德慧所译。此译本仅见于黑水城文献，故而不是很著名。据《御制

后序》，知本卷刻行于西夏仁宗天盛十九年(1167)五月初九日，刻行的原因是这一天为仁宗

的母亲即皇太后的周年忌日。仁宗为崇宗之长子，其母亲为崇宗妃曹氏。曹氏为曩霄时期把

关太尉曹勉之孙，于西夏崇宗元德二年(1120)春三月立为妃。仁宗即位后尊自己的生母曹氏

为国母。西夏崇宗大德五年(1139)年六月崇宗死，仁宗即位，时年16岁。则仁宗生于西夏崇

宗元德六年(1124)。西夏崇宗大德四年(1138)年八月任得敬之女任氏被立为皇后，次年(1139)

年六月崇宗即死。任得敬恃权，多行不法，任太后屡诫不听，以盛满为忧，于西夏仁宗乾祐

元年(1170)四月，因忧伤过度而卒。则此处的皇太后当指仁宗生母曹氏。据此题记，则曹太

后之死在仁宗天盛十八年(1166)五月初九日。本卷的一个特别之处在于，它和任得敬天盛十

九年(1167)五月五日所刻施者几乎同时，前后仅仅相差四天。任得敬所刻者托病为辞，而仁

宗此时恰好要追念母后，两者之间，不无联系。孟列夫《叙录》以为曹氏大约是1107—1164

年人
17
，故而他推测仁宗这次施刻，大概是在曹氏三周年忌辰。

18
所说应误。 

俄TK14：《金刚般若波罗蜜经》
19
：首版画《释迦摩尼说法图》，画面上，佛侧坐于宝

座上，周围有诸佛、弟子、听众环绕。佛身后榜题有“十大弟子”、“八金刚”、“四菩萨”。

                                                              
    16 孟列夫著，王克孝译《黑城出土汉文遗书叙录》，第 156 页。 
    17 同上，第 155 页。 
    18 同上，第 157 页。 
    19 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上海古籍出版社编《俄藏黑

水城文献》（第一册），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6 年，第 299~309 页。 



佛座下方榜题有“比丘众”；佛身前榜题有“长者”、“须菩提”、“天人众”、“舍卫国王”、“善

男子”、“讫陀太子”、“善女人”、“婆罗门众”等；次另行下沉三格书题《金刚经启请》，次

另行顶格书启请内容如《净口业真言》、《安土地真言》、《请八金刚》、《请四菩萨》、《云何梵》、

《发愿文》等，为经文附录，28行，韵语为主，文见于《大正藏》卷85第1页；次另行顶格

书经题“金刚般若波罗蜜经”；次另行下沉六格小字书“姚秦三藏法师鸠摩罗什  译”；次另

行下沉三格正文题《法会因由分第一》；次另行顶格书正文，页6行，正文行18字，共367行，

次自《善现起请分第二》至《应化非真分第三十二》等皆如是。文见于《大正藏》卷85第1

—8页；尾另行顶格书题“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字样，左下残印鉴一枚，竖二行6字，自右至

左存如“温家寺道院记”字样，“记”字本残，据俄TK17补；次边尾顶格题跋“大夏乾祐二

十年(1189)岁次巳酉三月十五日正宫    皇后罗氏谨施”字样。经折装，上下双边。孟列夫

《叙录》依据原卷描述可补充者如次：木刻本，13纸，另有一纸版画。每纸均叠成11×29

厘米的折面，版画有4折面，第1至第12纸各5折面，第13纸2折面。共计66折面(含版画)。文

面11×23厘米。有页码，纸色浅褐，宋体，蓝布封皮包在用西夏文和汉文写本及刊本的纸粘

成的硬纸板上。刊本折缝的背面糊有写着西夏字的小纸块(当时的裱褙)。20
为区别以下某些

卷子，孟列夫称本卷为 “甲种本”。 

俄TK17：《金刚般若波罗蜜经》
21
：版本全同俄TK14，首版画，次启请内容，次自《法

会因由分第一》至《应化非真分第三十二》，次另行顶格书题“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字样。

唯“温家寺道院记”之印鉴的位置在卷首《净口业真言》之下，而不在卷尾；又无“大夏乾

祐二十年(1189)岁次巳酉三月十五日正宫    皇后罗氏谨施”字样之题跋。卷末附两残片：

编号俄TK17P1的《佛经》，手写，行书，顶格，以小圆圈为句读，文云：“最初名抅留孙，

最后楼至，有此娇陈，迦叶大目揵连舍利佛天龙”等；编号为俄TK17P2《佛经发愿文》(西

夏文)。孟列夫《叙录》依据原卷描述可补充者如次：木刻本，经折装，，罗皇后1189年4月2

日版本，甲种本。保存有被烂孔断为两块的正文。刊本折缝处粘有汉文和西夏文写本的小纸

块(当时的裱褙)。22 
俄TK18：《金刚般若波罗蜜经》

23
：版本亦全同俄TK14，首版画，次启请内容，次自

《法会因由分第一》至《离相寂灭分第十四》。本卷的特殊性在于：卷首版画有粘贴残画的

明显痕迹；尾题跋“大夏乾祐二十年(1189)岁次巳酉三月十五日正宫    皇后罗氏谨施”字

样，亦当属粘贴上去。又其尾题跋之下，卷子尾端左下角有雕花印鉴一枚，暂不识内容；次

另行左下角有手写行书“李善进”字样，当是卷子的修复人和保存者。本卷无“温家寺道院

记”字样的印鉴。孟列夫《叙录》依据原卷描述可补充者如次：木刻本，经折装，罗皇后1189

年4月2日版本，甲种本。版画为第1至第4折面，附录和前半部经文为第1纸第1折面至第6纸

第6折面，题记为第13纸第2折面。纸色柠檬黄，帘纹模糊，每厘米7道，厚0.16—0.18毫米，

折面11×28.5厘米。首尾有蓝布蒙面的封皮，封皮硬纸板用此刊本和其他刊本的纸片粘成。

题记后面有莲花型的黑印(1.5×2厘米，上面有个“李”字)。此刊本折缝背面粘有汉文刊本

的小纸块(当时的裱褙)。24 

俄TK39：《金刚般若波罗蜜经》
25
：残卷，版本亦全同俄TK14。首残，自：“所作福德

                                                              
    20 孟列夫著，王克孝译《黑城出土汉文遗书叙录》，第 94 页。 
    21 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上海古籍出版社编《俄藏黑

水城文献》（第一册），第 337~347 页。 
    22 孟列夫著，王克孝译《黑城出土汉文遗书叙录》，第 96~97 页。 
    23 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上海古籍出版社编《俄藏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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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孟列夫著，王克孝译《黑城出土汉文遗书叙录》，第 97 页。 
    25 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上海古籍出版社编《俄藏黑

水城文献》（第二册），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6 年，第 24~25 页。 



不应贫着是”至卷尾，另行顶格书题“金刚般若波罗蜜经”；次，似粘贴的一页《般若无尽

藏真言》，下沉三格书题，另行顶格书正文，正文行16字；次，仍粘贴尾部“大夏乾祐二十

年(1189)岁次巳酉三月十五日正宫    皇后罗氏谨施”字样之题跋。本卷的《般若无尽藏真

言》9行，明显是粘贴上的。而末尾之题跋，则实原卷之一部分，因脱落而被人修复的痕迹

很明显。本卷背后有编号俄TK39V的西夏文《佛经》片段(暂不明内容)和《账目》片段，依

稀辨出有“□□拾丈□吃(当作尺？)哆栗材叁驴”之类的字眼。孟列夫《叙录》依据原卷描

述可补充者如次：木刻本，经折装，罗皇后1189年4月2日版本，甲种本。第12纸第1折面至

第13纸第2折面。经文结尾(第13纸第1折面)和题记(第13纸第2折面)之间粘有两页手写的陀罗

尼：《般若无尽藏真言》；《补阙(？)真言》。纸色浅黄灰，厚0.15—0.17毫米，折面11×26.5

厘米，最后面有封底的余幅，用西夏文刊本和汉文写本的小纸片粘成的硬纸板。刊本折缝处

粘有许多小纸块(当时的裱褙)。26 

俄TK45：《金刚般若波罗蜜经》
27
：残卷，版本亦全同俄TK14。首残，存部分版画；

次《金刚经启请》、《净口业真言》、《安土地真言》、《请八金刚》、《请四菩萨》、《云何梵》、

《发愿文》、《金刚般若波罗蜜经》题、“姚秦三藏法师鸠摩罗什  译”题记、正文《法会因

由分第一》、《善现起请分第二》、《大乘正宗分第三》、《妙行无住分第四》等至《如理实见分

第五》之“相即非身相佛告须菩提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处，凡版画、格式、字体、印刷，皆

全同俄TK41。为乾祐二十年(1189)三月十五日之罗氏原版。孟列夫《叙录》依据原卷描述可

补充者如次：木刻本，经折装，罗皇后1189年4月2日版本，乙种本。版画为第3—4折面，附

录和经文开头为第1纸第1折面至第3纸第1折面。刊本折缝背面粘有汉文刊本的小纸块。
28
然

本卷背后有编号为俄TK45P的西夏文《文书》片段，据孟列夫描述，实际为粘上的裱褙上的

文字，不过其文字却为西夏文，可能是孟列夫认错。 

俄TK41：《金刚般若波罗蜜经施印题记》
29
：此版本亦全同俄TK14，唯无正文，只剩

题记“大夏乾祐二十年(1189)岁次巳酉三月十五日正宫    皇后罗氏谨施”字样；题记外卷

尾手书佛偈四句：“诸法从本来，常自寂灭相。佛子行道已，来世得作佛。”偈尾小字手书“李

善进”三字，显然，李善进是此残卷的保存者和偈语的作者、书写者。孟列夫《叙录》依据

原卷描述可补充者如次：刊本的最后一面(第13纸第2折面)，罗皇后1189年4月2日版本，甲

种本。
30 

俄TK16：《金刚般若波罗蜜经》
31
：首无版画，尾无题目、印鉴和题跋，其余内容、格

式、字体、字数大体与俄TK14、俄TK17相同，乍看和俄TK14、俄TK17似属同一版本，其

实又不然：《法身非相分第二十六》后之偈语“若以色见我，以音声求我，是人行邪道，不

能见如来”四句，俄TK14、俄TK17紧随正文后，不另行，不空格，而本卷则另行下沉三格

书，分两行，同行上下隔四字书。又《应化非真分第三十二》后之偈语“一切有为法，如梦

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 俄TK14、俄TK17亦紧随正文后，不另行，不空格，

而本卷则另行下沉三格书，分两行，同行上下隔二字书，故俄TK14、俄TK17卷共367行，

本卷369行。两种版本的上下边栏形状有若干处不同。故而二者不属于同一版本。又本卷背

后杂书有“同乡(或作“宗”？)胡僧的”字样，此胡僧当是指某西域僧人。为区别俄TK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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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孟列夫称本卷为 “乙种本”。其《叙录》依据原卷描述可补充者如次：木刻本，经折装，

罗皇后1189年4月2日版本，但系用另外的雕版所印。版画和题记(第13纸第2折面)阙失，所

有测量数据与甲种本相同。经文和附录同甲种本完全一致。纸色褐灰，每厘米9道帘纹，厚

0.14—0.18毫米。甲种本的尾题在第13纸第1折面，乙种本的在第13纸第2折面。此刊本折缝

破裂，多处粘有汉文和西夏文写本的小纸块(当时的裱褙)。32 

俄TK42、俄TK44、俄TK46、俄TK48、俄TK49、俄TK52、俄TK54、俄TK57《金刚

般若波罗蜜经》
33
：多种残卷拼合而成，版本全同俄TK16。首残，自“奉请青除灾金刚    奉

请辟毒金刚”，至尾，尾有题目《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和题跋“大夏乾祐二十年(1189)岁次

巳酉三月十五日正宫    皇后罗氏谨施”字样。其《法身非相分第二十六》、《应化非真分第

三十二》后之偈语的排版，全同俄TK16，说明其和俄TK16的确均是翻刻俄TK14而成。又其

中俄TK48卷背有编号为俄TK48P的《佛名经》残片，残片上端为释迦牟尼说经残像，下面

为“南无”、“龙尊王”、“佛”、“无忧”、“德佛”等字样；俄TK49卷背有编号为俄TK49P的

《天庆年间裴松寿处典麦契》一份，甚残，草书，依稀辨出：“胡住见……裴松寿处取到麻

子五升加七利共十七利……其大麦限至来八月初一日交还，如限日不见交还之时，每一斗倍

罚一斗与松寿。麦用不同……寿填还上件本利……天庆十一年(1204)五月廿四日……嵬名圣

由□□……次男□□……知见人马能嵬□……书文契人张□□……”云云。此文字表明，至

少在西夏桓宗天庆十一年（1204)以前，翻刻乾祐二十年(1189)皇后罗氏所施的《金刚般若波

罗蜜经》仍然是很普遍的现象。按，本组合拼凑卷，在孟列夫《叙录》里，均断定为木刻本，

经折装，罗皇后1189年4月2日版本，乙种本。因其分开描述，兹依据其情况视需要补充如次：

俄TK42，附录为第1纸第4—5折面，经文开头为第2纸第1—4折面；俄TK44，附录为第1纸

第3折面.折缝处粘有汉文写本的小纸块(当时的裱褙)；俄TK46，经文为第2纸第2折面至第4

纸第4折面，刊本折缝背面粘有许多小纸块(当时的裱   褙)；34
俄TK48，经文为第5纸第3折

面至第6纸第4折面，刊本折缝背面粘有刊本《三十五佛名经》的小纸块(当时的裱褙)；35
俄

TK49，刊本折缝背面粘有汉文写本的小纸块(当时的裱褙)；36
俄TK52，经文为第6纸第5折

面至第7纸第1折面；俄TK54，经文和题记，保存了第7纸第2折面至第9纸第1折面、第9纸第

4折面至第12纸第2折面、第12纸第5折面至第13纸第2折面，刊本背面的折缝处间或糊有小纸

块(当时的裱褙)；37
俄TK57，经文为第12纸第3—4折面。

38 
俄TK20：《金刚般若波罗蜜经》

39
：残卷，只存《法会因由分第一》全文以及《善现起

请分第二》题目。其版本或同于俄TK14、俄TK17、俄TK18，或同于俄TK16，因线索太少，

暂不能定。孟列夫《叙录》依据原卷描述可补充者如次：木刻本，1折面，罗皇后1189年4

月2日版本，甲种本。第2纸第1折面，折缝里糊有汉文写本的小纸块(当时的裱褙)。40 

按，以上数种《金刚般若波罗蜜经》，俄TK14、俄TK17、俄TK18、俄TK39、俄TK41、

俄TK45六种版本同，刻行时间明确在西夏仁宗乾祐二十年(1189)三月十五日，主持刻写者为

正宫罗皇后。西夏崇宗大德五年(1139)年六月，仁宗即位，十二月，纳后罔氏。西夏仁宗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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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十七年(1165)冬十一月，罔氏卒。西夏仁宗天盛十九年(1167)三月，立罗氏为后。罗氏本

中原人，因战乱陷没于西夏，时入宫已数年。仁宗幸之，遂立为皇后。罗皇后施刻此经的目

的何在？按照西夏皇家施刻佛经的惯例，一般大型的施刻，都有序跋介绍施主施刻的原因、

规模、祝福等，但此次施刻保存下来的经卷如此之多，却未发现其留下的题跋之类，的确奇

怪。因无题记，故而没有直接答案，但据刻印的日子恰好是在“三月”，则与其两年前被立

为后的时间完全一致。考虑到罗氏为后的原因，所以推测其施刻本经的原因在于感恩佛主令

她的命运神奇转运吧！其保存者或为“温家寺道院”，或为某僧徒，如“李善进”等。从保

存情况来看，保存在温家寺道院的俄TK14、俄TK17两种，比较完整无损；而保存在僧徒李

善进手里的俄TK18，则有明显的粘贴、修复痕迹，内容也不完整，当是残损后收集的。从

俄TK39的粘贴修复痕迹，颇疑亦此李善进僧徒所为。又据俄TK41残留的题跋和书写的偈语，

知李善进很可能就是温家寺道院的僧徒，他对佛经的修复本身，也是一种修为的功德。另据

俄TK16卷和俄TK42、俄TK44、俄TK46、俄TK48、俄TK49、俄TK52、俄TK54、俄TK57

的排版情况，则可能是后来翻刻俄TK14、俄TK17、俄TK18所成，故而无版画、印鉴和题跋

等。其卷背“胡僧”云云，应指印度或西域僧人，因为大体西夏文献中的佛经卷子上，僧徒

的名字多为“李善进”之类的全名。西夏王朝时期，包容了大量来自西域或印度的僧人，他

们与宋王朝的联系割断后，与西夏政权的来往颇为频繁。换言之，西夏已经代替唐王朝，扮

演着联系中印佛教交流和沟通的角色。另据俄TK49P《天庆年间裴松寿处典麦契》可知这些

卷子至少在西夏桓宗天庆十一年(1204)以仍被保存。裴松寿显然是世俗人名，但其中还有些

显系党项人或其他少数民族人的姓名。以上本文对于诸卷版本的判定，基本同于孟列夫，然

其中也有两卷有分歧：俄TK20，孟列夫的判断为甲种本，但也未能提出具体的证据，故而

本文还是存疑于甲种本和乙种本的两可之间；俄TK45，孟列夫认为是乙种本，本文比对其

卷面情况以为应属于孟列夫所言之甲种本。此外，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孟列夫另有若干种关

于罗皇后1189年4月2日版本之甲种本和乙种本的判断意见。如，孟列夫认为，俄TK43、俄

TK19、俄TK31、俄TK32、俄TK33、俄TK34、俄TK35、俄TK37、俄TK36、俄TK38、俄

TK308、俄TK40等12种卷子，均是“木刻本，经折装，罗皇后1189年4月2日版本。甲种本。”

然今上海古籍出版社的影印本中，这些卷子均未见，可能已佚。故而本文摘抄孟列夫《叙录》

相关描述如次：俄TK43，版画(第4折面)、附录和此经的首题(第1纸第1—5折面)。首题后面

有小字的译者署名；俄TK19，此件不全。保存下来的是附录和被烂孔分成两块的经文。有

首题，其后为小字的译者署名；
41
俄TK31，经文开头。第2纸第1—5折面；俄TK32，此件不

全，保存下来的是经文部分(第2纸第3折面至第6纸第5折面)。此刊本折缝上多处粘有小纸块

(当时的裱褙)；42
俄TK33，此件不全，各纸被从上面和沿外端裁成9×20厘米的开本(显然是

准备粘成硬纸板作封皮用)。保存了经文的片段；俄TK34，经文，保存片段部分。此刊本折

缝背面粘有许多小纸块，有些是西夏文写本和汉文刊本(当时的裱褙)；俄TK35，经文部分，

第5纸第1—4折面。此刊本折缝背面粘有西夏文写本的小纸块(当时的裱褙)；43
俄TK37，6折

面，下部被撕去，经文，第6纸第5折面至第7纸第5折面；俄TK36，经文部分，第7纸第1—5

折面。此刊本折缝背面糊有许多小纸块(当时的裱褙)；俄TK38，经文，第9纸第1折面至第11

纸第3折面。此刊本背面折缝处裱有许多小纸块，此外，有的折缝处还用褐线缝着(当时的修

补)；44
俄TK308，残片，13.5×21厘米，第11纸第2—3折面，下部被撕烂；俄TK40，下边被

撕掉，残存的折面11×24.5厘米，经尾和题记。第13纸第1—2折面，有尾题。
45
此外，孟列

                                                              
    41 以上两种均见于孟列夫著，王克孝译《黑城出土汉文遗书叙录》，第 97 页。 
    42 同上，第 98 页。 
    43 同上，第 99 页。 
    44 同上，第 100 页。 
    45 同上，第 101 页。 



夫认为，俄TK89、俄TK47、俄TK51、俄TK50、俄TK55、俄TK53、俄TK56等7种卷子为“木

刻本，经折装，罗皇后1189年4月2日版本，乙种本。”然查今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影印本，

此7种卷子亦均未见。此故按照孟列夫描述补充如次：俄TK89，第5纸第2折面下半截残片，

经文；俄TK47，经文，第5纸第4—5折面。此刊本折缝背面糊有许多小纸块(当时的裱褙)；

俄TK51，经文，第6纸第1—5折面；
46
俄TK50，经文，保存了第6纸第3折面至第7纸第5折面；

第8纸第5折面至第9纸第4折面；俄TK55，经文，第8纸第2—5折面。此刊本折缝背面糊有许

多小纸块(当时的裱褙)；47
俄TK53，经文，第10纸第5折面至第11纸第1折面。此刊本折缝背

面糊有小纸块(当时的裱褙)；俄TK56，经文，第11纸第3折    面；
48 

俄TK181《金刚般若波罗蜜经》
49
：残片，首尾和下端残缺。首自“世尊如来”至“(世)

尊佛告须菩提尔所国□ ”处止，见于《大正藏》卷13第751页。因下半部残缺，故而无法推

测其正文每行字数，推测约有11字，5残行。宋体，大字。双行小字注。上单边，推测下亦

单边。右端卷首有“金”字，为经名简称。推测版心下中部应有页码数字。孟列夫《叙录》

据原卷描述可补充者如次：木刻本，卷子13×22厘米。纸色浅褐，厚0.09—0.10毫米，帘纹

模糊，每厘米10道，有竖纹。(11世纪下半期的)宋版本。背面粘有一条薄纸(当时的裱褙)。50 

俄TK144《般若波罗蜜多心经》⑪：残卷。首自“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至

尾；次另行顶格书题“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处止。玄奘的译文，增补了此经相关译本所无的

陀罗尼后面的七言诗。页5行，正文行11—12字，见于《大正藏》卷8第848页。楷体，上下

单边。孟列夫《叙录》据原卷描述可补充者如次：木刻本，经折装。折面8.5×18.5厘米，栏

面8.5×15厘米。纸色浅黄灰，涩滞，厚0.10—0.12毫米，每厘米8道帘纹。写刻体。11世纪

末的。此刊本折缝背面糊有纸条(当时的裱褙)，纸条上面间或有手写的汉字和西夏字。与俄

TK245《佛说三十五佛名经》大概是同一刊本或者同类刊本的开头部分。⑫ 

按，俄TK245《佛说三十五佛名经》
51
：残。首顶格书题“佛说三十五佛名经”，紧接

下沉一格双行小字书“出大宝积经优波离会第二十四”，次另行界格下沉四格小字书“大唐

三藏菩提流志奉  诏(译)”；次另行顶格书正文至“若诸菩萨成就五无间罪犯波罗夷或”处

止；次自“南无精进喜佛”佛像、佛名至“南无莲花光(游戏神通)佛” 佛像、佛名处止；

次另行顶格存“皆得解脱”字样；次另行顶格题“佛说三十五佛名经”；次另行顶格书韵语

“所有十方世界中，三世一切人师子”至“今诸佛世尊当证知我当忆念我我复于诸佛世尊前

作如是”处止，见于《大正藏》卷11。页5行，正文行12字，楷书，上下单边。“皆得解脱”

四字下方下沉五格有“三”字，当为页码数。其菩萨图像和行文格式等均与俄TK140、Дx1336

不同。孟列夫《叙录》依据原卷描述可补充者如次：木刻本，经折装。折面      8.5×18.5

厘米，栏面8.5×15厘米。纸色褐灰，涩滞，厚0.10—0.12毫米，每厘米8道帘纹。写刻体。

此刊本折缝背面糊有手写的西夏文和图画的纸条(当时的裱褙)。52
依据孟列夫对俄TK245《佛

说三十五佛名经》纸张的描述，可知其推测俄TK245和本卷属于同一刊本或同类刊本的理由

所在。本文认为，此两种卷子虽然在纸质上相当统一，只能说明他们有可能出于同一刻印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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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和同一刻印时间，但并不能推测他们是同一刊本或同类刊本。 

俄TK279《大般若波罗蜜多经》
53
：残片。首自“亦不可取”至“好亦不可”。四周多

残，故而无法推测每行字数。宋体，上单边，推测下亦单边。孟列夫《叙录》据原卷描述可

补充者如次：木刻本，残片，25×16厘米，纸色黄，厚0.12—0.14毫米。无书题。1132(？)，

宋版本。
54
其以为可能是1132年的宋版本，未知何据。 

俄TK189《佛说般若波罗蜜多心经》
55
：残片。首顶格书题“佛说般若波罗蜜多心经”，

次另行顶格书正文至“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是故空中”处止。正文行11字，楷体，手

写于白纸上，书法粗糙。半页四行。无边框。其背面有编号为俄TK189V的西夏文《佛经》

一页，内容暂不识，有粗糙界格。孟列夫《叙录》依据原卷描述可补充者如次：写本，经折

装。开头的两折面，尾部阙失。折面8×18厘米。纸色乳白，纸质光滑，结实，厚0.16—0.19

毫米。天头高1.5厘米。12世纪上半期的。
56
即《佛说摩诃般若波罗蜜多心经》。 

俄TK141《仁王护国般若波罗蜜多经卷上》
57
：残卷。首残存“行识常乐我净亦不”至

“若菩萨随诸有情见一见二即是不见一二之义，了知一二非一非二即胜义谛取”处止，为《观

如来品第二》、《菩萨品第三》、《二谛品第四》的内容，见于《大正藏》卷8第835—839页。

页6行，正文行15字，楷体，上下单边。版心上半部中有“仁王上”或“仁王经上”字样，

下半部中有“四”至“十三”字样，乃页码。孟列夫《叙录》依据原卷描述可补充者如次：

木刻本，经折装。保存下来的是第4至14纸，第4—15纸各5折面，第16纸只有1折面。折面9.5

×17.5厘米，文面9.5×14.5厘米。纸色灰，纸质光滑，厚0.13—0.15毫米，每厘米7道帘纹。

写刻体。12世纪上半期的。
58
。 

按，《仁王护国般若波罗蜜多经》有两本，旧本为鸠摩罗什所译，题《佛说仁王般若波

罗蜜经》，二卷。新本为唐不空所译，题《仁王护国般若波罗蜜多经》，亦二卷。不空所译又

作《仁王护国般若波罗蜜多经陀罗尼念诵仪轨》、《仁王护国般若仪轨》、《仁王念诵仪轨》，

略称《仁王经》，收于《大正藏》卷19。此经解释《仁王护国般若波罗蜜多经》卷下“奉持

品”之文句，并说明仁王经法曼荼罗建立之仪则及修法次第。仁王指当时十六大国之国王。

佛对诸王，各护其国，使之安稳，故为说般若波罗蜜多深法之经文，谓受持讲说此经，则七

难不起，灾害不生，万民丰乐。为镇护国家，增长寿命，天下泰平及除灭七难(日月、星辰、

水、火、大风、灾旱、兵贼)所修之秘法，故自古以来以之为护国三部经(鸠摩罗什所译《仁

王般若波罗蜜经》二卷、昙无谶所译《金光明经》四卷与义净所译《金光明最胜王经》十卷、

鸠摩罗什所译《妙法莲华经》七卷)之一，公私皆为禳灾祈福读诵之。 

俄TK182《金刚般若波罗蜜经》
59
：残。首自《正信希有分第六》之“故如来常说汝等

(比丘)”至《离相寂灭分第十四》“(是人则为第)一希有何以故此人无我无”处止，见于《大

正藏》卷8第749—750页。页5行，因所有卷面残下端，故而无法推测其正文每行字数，推测

约有15字。楷体，上单边，推测下亦单边。孟列夫《叙录》据原卷描述可补充者如次：木刻

本，经折装。第4纸(最后3折面)、第5至第7纸(均6折面)。纸色黄。12世纪上半期的。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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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TK247《金刚般若波罗蜜经版画》
61
：唯存版画，画有坐像释迦牟尼佛、诸大菩萨、

十方诸佛、国王大臣等群像。佛侧坐于莲花高座，胸部裸露，左手置膝，右手小臂上举。身

体和头部有光轮，发射处有圆边围绕，身体共三圈，头部共两圈。佛前小供桌以花纹桌布覆

盖。佛左右各僧一，皆合掌立。佛首上方为花朵和祥云，佛首左侧有菩萨五，右侧有菩萨四。

左边五菩萨上方榜题“释迦牟尼佛”、“诸大菩萨”。供桌前有小地毯，上跪一弟子，其后坐

七弟子，皆合掌，榜题“国王大臣”。各像头部均有光轮，弟子上方有花朵和乐器。大臣上

方祥云里有十身小佛，榜题“十方诸佛”。版画下部和边白处亦祥云和吉祥物。上下单边。

此版画不同于前此任何一幅同题材画像。孟列夫《叙录》依据原卷描述可补充者如次：经折

装，1纸，3折面，折幅9.5×20.5厘米。全纸28.5×20.5厘米，画面28.5×16厘米。纸色褐灰，

12世纪中期的。
62 

俄TK178《金刚般若波罗蜜经》
63
：残卷。首自“有持戒修福者于此”至《如法受持分

第十三》之“世尊须菩提诸微尘如来说非微尘是名微(尘)”；次自“得成就不可量不可称无

有边不可思议”至《究竟无我分第十七》之“心云何应住云何降伏其心佛告须菩(提)”处止；

次自“量□□祇劫于燃灯佛前得值八百”至“所得功德于我所供养诸佛功德百分不及一”处

止。以下残。见《大正藏》卷8第749页—751页。页5行，正文行13—14字，宋体，上下单边。

页右端有页码。每小题目下和正文中，均用小圆点作句读。其背有编号为俄TK178V的《佛

经》残片。孟列夫《叙录》据原卷描述可补充者如次：木刻本，经折装，折面9×19.5厘米，

栏面9×18厘米。12世纪下半期的。刊本背面折缝处粘有汉文刊本、西夏文写本和刊本的纸

块(当时的裱褙)。64 
俄TK180《金刚般若波罗蜜经》

65
：残。首下沉三格书题“金刚经启请”，次另行顶格

书正文；次另行下沉三格书题“净口业真言”，次另行顶格书正文；次另行下沉三格书题“安

土地真言” ，次另行顶格书正文；次另行下沉三格书题“普供养真言” ，次另行顶格书正

文；次另行下沉三格书题“请八金刚”，次另行顶格书正文；次另行下沉三格书题“请四菩

萨”，次另行顶格书正文；次另行下沉三格书题“云何梵” ，次另行顶格书正文；次另行下

沉三格书题“发愿文”，次另行顶格书正文；次另行顶格书题“金刚般若波罗蜜经”，下沉一

格书“为平声”“为□□”，小字反切注音；次另行下沉两格小字书“姚秦天竺三藏鸠摩罗什

译”；次另行下沉三格正文题“法会因由分第一”，次另行顶格书正文；次自《善现起请分第

二》至《非说所说分第二十一》之“尔时慧命须菩提白佛言世尊颇有众(生)”处止，中间多

有残缺破损。页5行，正文行14字，宋体，上下单边。不同于其他版本。孟列夫《叙录》依

据原卷描述可补充者如次：12世纪后30年版本，木刻本，经折装，每纸5折面，面幅8.5×20.5

厘米，栏面8.5×16.5厘米。
66 

俄TK116《金刚般若波罗蜜多经注》
67
：残卷。首残存“(波)罗蜜多心经题都□ 五句以

明众生本心”至“此经喻指如大地何物不从地之所生诸佛唯指一心何法不因心之所立但了心

地”处止。端俨楷体，正文大字，行10字；双行小字注文，端俨宋体，双行32字。多有残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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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列夫《叙录》题此经为“摩诃般若波罗蜜多心经注”，称“《摩诃般若波罗蜜多心经》的不

出名译本。根据《般若波罗蜜多心经》(玄奘译)编成的作品，并按密宗经的形式(有经的冗长

异文)增补了结尾。经文附有大量的注释。”其描述与今见出入较大，故而暂全录于此：“木

刻本，蝴蝶—经折装，每纸4面，每两面一对，按蝴蝶装样式印刷，有白口，但页码在第二

对的白口上，各纸粘成折子。共8纸(整个刊本有32折面，但第一纸前两折面和第8纸后两折

面阙失，现存28折面)，每面9.5×20厘米，栏面9×19厘米，单栏。外边损坏严重，几乎到

处破烂，常常影响到第二行。面5行，行10—11字，小字双行注释为16字。纸色浅黄色，涩

滞，厚0.10—0.12毫米，每厘米7道帘纹，宋体字，注释中的字竖笔稍长，无书题，金刊本(12

世纪末的)。分三部分。一、序言，只剩下对标题的解释。从开头到第2纸第2折面(第2行)。

从：‘□□ [岂在繁论摩诃]□□□’到：‘所分别也’。二、经文。第2纸第2折面(第3行)至

第7纸第4折面。        从：‘观自在菩萨(此颇凡夫历劫背心唯观诸法被法)到：‘必无老谬

[疾]’。陀罗尼前的部分同《大正藏》第8卷第848页下栏相符。三、后序发愿文。第8纸第1

—2折面，末尾阙失。讲述诵读此经带来的好处。”
68 

俄TK179《金刚般若波罗蜜经》
69
：首版画，上下双边，佛侧坐于莲花上，右边10人，

榜题“十大弟子”。再右侧和左侧分别有两护卫和两侍从。莲座下有狗和狮子各一头。一佛

坐于毯上，左边有诸画像，榜题为“须菩提”、“给孤长者”、“舍卫国王”。身后是祁陀太子

和两随从像，他们上方有四身天人众；稍远处小毯上是四身比丘众，高处立一身婆罗门，身

后有持礼仆人一名和护卫四名。更远处为四身善男子和善女人。群像的上方两侧，为向佛的

飞天；次另行顶格书题“金刚经启请”，下紧接书正文；次另行下沉三格书题“净口业真言”，

次另行顶格书正文；次另行下沉三格书题“安土地真言”，次另行顶格书正文；次另行下沉

三格书题“奉请八金刚”，以下缺；次另行顶格格书题“发愿文”，紧接下沉两格书正文；次

紧接上文尾下沉一格书题“云何梵”，次另行顶格书正文；次另行顶格书题“金刚般若波罗

蜜经”，次紧接下沉两格小字书“姚秦三藏鸠摩罗什奉诏译”；次另行下沉三格正文题“法会

因由分第一”，次另行顶格书正文；次自《善现起请分第二》至《应化非真分第三十二》等

皆如是；尾另行顶格书题“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字样；次下沉三格书题“般若无尽藏真言曰”，

次另行顶格书正文，双行小字语音注释；次下沉三格书题“随心真言”，次另行顶格书正文；

另行下沉三格书题“补阙圆满真言曰”，次另行顶格书正文。正文页5行，行15—16字，见于

《大正藏》卷8第748—752页。宋体，上下单边，字迹、版画精美。《善现起请分第二》题下

有“金”字，表明经名；其余各题下或标注“三”、“四”、“五”以至“十七”等字符，表示

页数，有的数目字有墨围；有的是在小圆圈内写成，黑底白字；有的从右向左排列；有的在

粘接处的边栏右边。分配显然不是很一致、均匀。观其版画和卷子内容，既与俄TK124不完

全相同，也与仁宗乾祐二十年(1189)三月十五日罗皇后所刻印者不完全相同。孟列夫《叙录》

依据原版描述可补充者如次：木刻本，经折装，第1纸(第1至4折面)、第2至第18纸(各5折面)、

第19纸(1折面)。封皮用几层黑布粘成，各层之间夹有衬纸，有一张衬纸是手写的草书体的

汉文文书。上下封皮连在一起。折面11×30厘米，栏面11×24厘米。纸色浅黄灰，涩滞，厚

0.14×0.18毫米，每厘米6道帘纹，12世纪末的。段落的划分不完全与《大正藏》相同。折缝

处里面粘有小纸条(当时的裱褙)。此版本在外表上同1189年的皇室版本相似。
70 

俄TK26《金刚般若波罗蜜多经》
71
：残卷。首存内容自“奉请紫贤金刚  奉请大神金

                                                              
    68 孟列夫著，王克孝译《黑城出土汉文遗书叙录》，第 175~176 页。 
    69 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上海古籍出版社编《俄藏黑

水城文献》（第四册），第 131~144 页。 
    70 孟列夫著，王克孝译《黑城出土汉文遗书叙录》，第 102~103 页。 
    71 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上海古籍出版社编《俄藏黑

水城文献》（第二册），第 15 页。 



刚”顶格写，中隔三字格；次《请四菩萨》偈，次《云何梵》偈，次《发愿文》偈，次顶格

书题“金刚般若波罗蜜多经”，下沉两格小字书“姚秦三藏法师鸠摩罗什译”；次另行下沉三

格书题“法会因由分第一”，次另行顶格书正文，页10行，正文行17字，至《依法出生分第

八》之“若复有人于此经中受持乃至四句偈等为他人说其福胜彼何以”处止。宋体，上下单

边。孟列夫《叙录》依据原卷描述可补充者如次：13世纪初版本。木刻本，经折装，折面5.5

×12.5厘米，文面5.5×12.5厘米。纸色浅灰，厚0.09—0.12毫米。
72 

俄TK115《金刚般若波罗蜜多经》
73
：残卷，版本同俄TK27。首自“云何得长寿”至 “广

为众生说”处；次《发愿文》偈，次顶格书题“金刚般若波罗蜜多经”，次另行下沉两个小

字书“姚秦三藏法师鸠摩罗什译”；次另行下沉三格书题“法会因由分第一”，次另行顶格书

正文，仅存“如是我闻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数字。楷体，行13字，上下单边。孟列夫描述本

卷“木刻本，经折装，秦晋国王1167年5月21日—6月19日版本。”
74
然从字迹、排版、行字

数、边栏情况来看，此与俄TK27全同。 

俄TK106《金刚般若波罗蜜多经》
75
：残卷，版本同俄TK27。首自“来而实无来是故

名阿郍舍须菩提”至《如法受持分第十三》之“尔时须菩提白佛言世尊当何名此经我等去何

奉持佛告须菩提”处止。楷体，页5行，行13字，上下单边。孟列夫《叙录》依据原卷描述

可补充者如次：木刻本，经折装，与俄TK104为同类版本。折面7×13厘米，文面7×10厘米。

第4纸第22—29折面，共8折面。纸色浅灰，略带黄褐，每厘米7道帘纹，厚0.11—0.13毫米。

写刻体。13世纪初的。背面粘有写着汉文草体字的纸(当时的裱褙)。76其中，孟列夫以为正

文行12字，有误。 

俄TK27《金刚般若波罗蜜多经》
77
：残卷。首自“是世尊如来有肉眼须菩提于云”至

《离色离相分第二十》之“如来说具足色身即非具足色身是名具足色身”处止。楷体，行13

字，上下单边。其卷背有编号俄TK27P的汉文残片杂字，依稀可辨的有“寸半叁條各长捌尺”、

“书”、“巳顶礼膜”字样等。孟列夫《叙录》依据原卷描述可补充者如次：木刻本，经折装。

与俄TK104为同类版本。纸色浅灰，栏线(按，指上下边线)粗糙，写刻体，13世纪初的。此

刊本背面折缝处粘有手写的汉文文书的小纸块(当时的裱褙)。78 

俄TK104《金刚般若波罗蜜多经》
79
：残卷，版本同俄TK27。首自第十九之“若干种

心如来悉知何以故”至《无法可得分第二十二》之“罗三藐三菩提乃至无有少法可”处止。

楷体，页6行，行13字，上下单边。孟列夫《叙录》依据原卷描述可补充者如次：木刻本，

经折装。折面7×15.5厘米，文面7×10厘米，6折面(第60—65折面)。纸色灰白，每厘米6道

帘纹，厚0.09—0.11毫米，写刻体，12世纪末至13世纪初的。
80 

俄TK28《金刚般若波罗蜜多经》
81
：残卷，版本同俄TK27。首自“耨多罗三藐三菩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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须菩提若有法如来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者”至《净心行善分第二十三》之“以无我无人无

众生无寿者修一切善法则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须”处止。楷体，行13字，上下单边，与俄

TK27为先后残卷。孟列夫《叙录》依据原卷描述可补充者如次：木刻本，经折装，纸色灰

白，有几处是写刻体，无书题，13世纪初的。此书保存了两件残片，共7折面。
82 

俄TK112《金刚般若波罗蜜多经》
83
：残卷，版本同俄TK27。首自“以故发阿耨多罗三

藐三菩提心者于法不说断灭相”至《知见不生分第三十一》之“即非我见人见众生见寿者见

是□ ”处止。楷体，页6行，行13字，上下单边。孟列夫《叙录》依据原卷描述可补充者如

次：木刻本，经折装，与俄TK104为同类版本。6折面，折面7×13厘米，文面7×10厘米。

纸色浅灰，每厘米7道帘纹，厚0.11—0.12毫米。写刻体，13世纪初的。
84 

以上六种，即俄TK27、俄TK28、俄TK104、俄TK106、俄TK112、俄TK115为同一版本，

而孟列夫则以为俄TK106、俄TK112、TK27是同一版本，且认为是13世纪初的。他可能是根

据纸张来判断的。 

俄TK29《金刚般若波罗蜜多经》
85
：残卷。首自“一切诸佛及诸佛阿耨多罗三藐三菩

提须菩提法皆从此经出须菩提所谓佛法者即非佛法”至《庄严净土分第十》之“庄严佛土者

即非庄严是名庄严是故须菩提诸菩萨摩诃萨应如是生清净心”处止。宋体，页8行，行14—

17字，上下单边，左右双栏，白口，册页装，版口上部中书“金”字，为佛经首字，下部中

书“八”字，当原卷页码。孟列夫《叙录》依据原卷描述可补充者如次：木刻本，蝴蝶装。

和俄TK101卷是同类刊本。页面6×9厘米，文面5×7.5厘米，纸色浅灰黄，涩滞，厚0.11—

0.13毫米。金刊本(13世纪上半期的)。86 
俄TK30《金刚般若波罗蜜多经》

87
：残卷，版本同俄TK29。首自“须菩提言甚多世尊”

至《持经功德分第十五》之“后日分亦以恒河沙等身布(施)”；次自“作是言我当灭度无量

寿”至《福智无比分第二十四》之“须菩提若三千大世界中所有诸须”处。孟列夫《叙录》

依据原卷描述可补充者如次：木刻本，蝴蝶装，与俄TK101卷的印版相同。页面6×6.5厘米，

文面5×7.5厘米。纸色浅灰，纸质光滑，厚0.11—0.13厘米，每厘米7道帘纹。金刊本(13世纪

上半期的)。第11页的背面粘着一层好像纱布的薄布(当时的裱褙)。88 
俄TK101《金刚般若波罗蜜多经》

89
：残卷，版本同俄TK29。首自“皆以无为法而有

差别”至《依法出生分第八》之“等为他人说其福胜彼何以故须菩提”处。此显承俄TK29

《金刚般若波罗蜜多经》残卷之“一切诸佛及诸佛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须菩提法皆从此经出

须菩提所谓佛法者即非佛法”语；次自《究竟无我分第十七》题名至“如来得阿耨多罗三藐

三菩(提)”处。此当接俄TK30卷“作是言我当灭度无量寿”之前；次自“发阿耨多罗三藐三

菩提者于法不说断灭相”至《不受不贪分第二十八》之“七宝持用布施若复有人知一切法无”

处。孟列夫《叙录》依据原卷描述可补充者如次：木刻本，蝴蝶装，页面6.5×10厘米，文

面5×7.5厘米。纸色黄，纸质光滑，厚0.14—0.17，字小，金版本(13世纪上半期的)。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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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三卷，大体为同一版本且同一卷宗，破损割裂，遂为三处。孟列夫亦认为同属于一

个版本，且认为是13世纪上半期的金刊本。 

俄TK317《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一百卅八题签》
91
：残片，唯存“多经见第一百卅八”

数字。 

俄Φ229、Ф241《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一百九十二》
92
：残。首自“育者清净与一切

智清净无二无二分无□ ”至“即补特伽罗清净何以故是补特伽罗清净”止，以下残。正文

行17字，精美行楷，上下细细单边，行间细细界格。 

按，《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凡六百卷，略称《大般若经》，唐玄奘译，收于《大正藏》

卷5―7。经旨说明世俗认识及其面对之一切对象，均属因缘和合，假而不实，唯有通过“般

若”对世俗真相之认识，方能把握绝对真理，达于觉悟解脱之境。为大乘佛教之基础理论，

亦为诸部般若经之集大成者。般若部本为《大藏经》中最大者，约占全部“经藏”的三分之

一；而《大般若经》又占般若部的四分之三，其余四分之一则为《大品般若》、《小品般若》、

《金刚般若》等诸经。为较后出之般若经典，时约大乘经典成立之中期。玄奘之前，已有若

干般若经之汉译，然因未能周备，故玄奘乃集众重译，自高宗显庆五年(660)正月至龙朔三

年(663)十月译成。翌年二月，玄奘即灭寂。全经共有四处，十六会，六百卷。四处，系佛

陀宣说本经之四个处所，即：王舍城鹫峰山、给孤独园、他化自在天王宫、王舍城竹林精舍。

十六会中，第一、三、五、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等九会为玄奘新译，共计

四八一卷，其余七会为重译。 

俄 TK260《金刚杵塗采版画》
93
：粗边的金刚杵像，像中间的一个圆圈中有个藏文字。

孟列夫《叙录》依据原卷描述可补充者如次：一纸，10×20.5 厘米，版画的虚线、粗边和圆

圈被涂成蓝、黄、红、绿等色，元版本(14 世纪中期的)。94 

 

以上39号各类《般若波罗蜜多经》，是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的现存黑水城出土文献中，

反映西夏般若信仰的经典大概。其中，既有大乘佛教之基础理论，亦有诸部般若经之集大成

者的《大般若波罗蜜多经》残卷，又有护国三部经之一的《仁王护国般若波罗蜜多经》，也

有作为《大般若经》之一部分的《佛说摩诃般若波罗蜜多心经》、《佛说圣佛母般若波罗蜜多

心经》、《金刚经》等。其中以《金刚经》最为流行，共存经典、版画、题记等共29号，占全

部保存般若经的74.3%。就西夏般若信仰风行的时间来看，最早者为北宋真宗大中祥符九年

(1016)四月八日，由地方官梁某刻行的俄TK149《金刚般若经钞第五》，它的出现说明了汉文

佛教经典流入西夏，开启西夏佛教经典阅读的历史事实；其次，较早出现在西夏的同类经典

为西夏汉族人陆文政于西夏惠宗天赐礼盛国庆五年(1073)的八月壬申朔(9月15日)为母亲亡

灵祈福的俄TK158、俄TK159《夹颂心经一卷》；其后西夏仁宗时期无疑是般若经典的迅猛

发展时期，这一时期不仅有天盛十九年(1167)五月五日，由太师上公任得敬施刻的俄TK124、

俄TK125《金刚般若波罗蜜多经》，还有天盛十九年(1167)五月九日由西夏仁宗本人施刻的俄

TK128《佛说圣佛母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后者一次性开版印造番、汉两种文字共二万卷散

施臣民，且伴随有烧结灭恶趣，中围坛仪，并拽六道，及讲演《金刚般若经》、《般若心经》，

作法华会、大乘忏悔，放神幡，救生命，施贫济苦等事。此后，俄TK14、俄TK17、俄TK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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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TK39、俄TK41、俄TK45六号《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刻行于西夏仁宗乾祐二十年(1189)三

月十五日，主持刻写者为正宫罗皇后。而据俄TK16和俄TK42、俄TK44、俄TK46、俄TK48、

俄TK49、俄TK52、俄TK54、俄TK57的排版情况，则可能是后来翻刻乾祐二十年(1189)三月

十五日罗皇后版者。值得注意的是，根据孟列夫提供的线索，另有俄TK43、俄TK19、俄TK31、

俄TK32、俄TK33、俄TK34、俄TK35、俄TK37、俄TK36、俄TK38、俄TK308、俄TK40等

12号卷子为罗皇后1189年甲种本，俄TK89、俄TK47、俄TK51、俄TK50、俄TK55、俄TK53、

俄TK56等7号卷子为罗皇后1189年乙种本。虽然罗皇后此次的施刻并无序跋介绍施刻的原因、

规模等，但此次施刻保存下来的经卷如此之多，可见当时的规模一定不小。此外，按照孟列

夫的推测，俄TK181《金刚般若波罗蜜经》为11世纪下半期的宋刊本；俄TK144《般若波罗

蜜多心经》是11世纪末的西夏刊本；俄TK279《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可能是1132年的宋刊本；

俄TK182《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和俄TK189《佛说般若波罗蜜多心经》、俄TK141《仁王护国

般若波罗蜜多经卷上》是12世纪上半期的西夏刊本；俄TK247《金刚般若波罗蜜经版画》是

12世纪中期的西夏刊本；俄TK178《金刚般若波罗蜜经》是12世纪下半期的西夏刊本；俄

TK180《金刚般若波罗蜜经》是12世纪后30年西夏刊本；俄TK179《金刚般若波罗蜜经》是

12世纪末的西夏刊本；俄TK116《金刚般若波罗蜜多经注》是12世纪末的金刊本；俄TK26、

俄TK27、俄TK28、俄TK104、俄TK106、俄TK112、俄TK115《金刚般若波罗蜜多经》是13

世纪初西夏刊本；俄TK29、TK30、TK101《金刚般若波罗蜜多经》是13世纪上半期的金刊

本；最迟者是14世纪中期的元刊本俄TK260《金刚杵塗采版画》。按照这个推测，则自11世

纪初至13世纪上半期，即西夏的发展、繁盛、衰落和灭亡时期，均是般若经的流行时期。其

时不仅是大量的西夏刊本的出现，也还不时有宋、金版本的流通。西夏般若经的流传，多是

西秦及唐宋以来的名家译本，此外，也有西夏自己经师的译本。而且差不多这些译本几乎都

是中原从未见过的，其意义自不必说。其中流通的宋人著述，经题和内容也多有不见中原传

统文献著录。最为重要的是，金刚经的集中出现，说明了西夏人的偏好，其般若经信仰并不

以全面系统为努力方向，而是具有非常大众化的流行轨迹。且上至皇室王公，下至黎民百姓，

乃至于僧侣信士，均不约而同的选择适应这种流行趋势。这显然也是很有意思的现象。 

 

 

(作者通讯地址：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  成都 610068) 

 

 

 

 

 

 

 

 

 

 

 

 

 

 

 



 

 

 

 


